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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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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生活网络化，已经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
网民队伍快速扩大，网络交往活动日益活跃，以及近些年发生的一
系列重大网络事件，都说明了缺场交往已经迅速扩展，传递经验的
地位大幅提升，社会认同的力量得到了明确彰显。这些是网络化
引起的最明显的社会变迁。交往是社会的展开形式，经验是社会
的展开过程，权力是社会的支配力量，而当超越空间限制的缺场交
往成为沟通交流最活跃、影响层面最广阔的交往方式，传递经验成
为可以横向连结且能引导在场经验的主导经验，来自广大社会成
员的认同权力改变了社会权力结构之后，社会结构将会因这些基
本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人类社会将形成一种崭新

的社会形态。近两年国际和国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表明，网络化推进社会变迁
已成为不可否认的广泛事实。这些变迁要求，在网络化背景下重新认识在场交往与缺场交往、
实地经验与传递经验、实体权力和认同权力的相互关系。中外学术界对社会生活网络化引起
的各种变迁做了丰富研究，但往往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难以形成统一认
识，这从思想理论层面反映了网络化引起社会变迁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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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网络化时代，通过手机、计
算机和互联网触及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的网络化发

展，向人们展现了十分复杂的变化，但其中最突出
的变化莫过于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传递经验的
地位提升和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而这三方面变
化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已深入到社会心理结构
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内在的深层变化。这预示了
人类社会将发生一场工业社会以来空前深刻的社

会结构转型。清楚理解网络化引起社会结构变迁

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明确认识从不同视角形成的
关于网络社会变迁的理论分歧，已经成为当代社
会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

尽管还有很多人对网络化时代来临的意义并

不很清楚，但大部分社会成员已凭借各种不断提
升的网络技术快速扩展了自己的交往空间。不
过，人们利用网络技术开展的交往行为，是一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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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面对面的在场交往不同的、隐匿了身体存
在的缺场交往。虽然身体不在场的交往在传统社
会也存在，但它只有依靠功能强大的网络技术，才
能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具有广泛普遍性的缺场交

往方式；并且，过去曾一度被称为虚拟交往的缺场
交往或网络交往，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缺场的网络交往不仅不是虚拟交往，相反却是反
应敏感、传播快捷、功能强大的真实交往。
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首先表现在网民队伍

的快速扩大。“ｗｗｗ．Ｐｉｎｇｄｏｍ．ｃｏｍ”网站公布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ｏｒｌｄｓ　ｔａｔｓ．ｃｏｍ”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３１日，全球互联网用户总数大约为２２．
６７亿人，在全球７０多亿人口中所占比例达３２．
７％，较５年前的１１．５亿翻了一番。在新增网民
中，亚洲的占比最大，达到５３．８％。① 中国网民队
伍扩大的速度更是难以预料。据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发布的《第３０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
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底，中国拥有
第三代互联网“ＩＰｖ６”地址的数量比２０１１年增长
了３３％，仅次于巴西和美国，位列全球第三；网民
数量达到５．３８亿，互联网普及率为３９．９％，中国
网民队伍已经接近中国总人口的４０％。
其次，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还表现为网络交

往活动空前活跃。据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的
报告显示，中国６０个大中城市７０％的居民业余
时间在上网，小型城镇居民的这一比例为５０％。
虽然人们可以质疑麦肯锡的调查结果未必准确，
但就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而言，每天上网确实占
用了很长时间。人们不仅通过互联网了解不断更
新的新闻时事，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沟
通信息、表达观点甚至评论时事。近两年，一个最
令人们兴奋的网络现象是微博的迅速发展。２０１２
年９月２０日，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ＤＣＣＩ）发布
了《２０１２中国微博蓝皮书》。“蓝皮书”显示，中国
微博用户量已经达到３．２７亿。又据《第２９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显示，微博用
户２０１１年的年增长率是２９６．０％。
应当指出，网民队伍和网民活动的扩展不仅

仅是数量上的扩张，更重要的是，网民大多数是中
青年社会成员，并且是中青年社会成员中热爱生
活、关心社会，嗅觉灵敏、思维灵活，积极参与、努
力进取的那一部分人。正是这些人的积极交往，

构成了一个真实的、有旺盛活力的现实社会。虽
然缺场交往形成的社会空间是一个只见语言流动

不见言说者身体的符号社会，人们因此而称之为
虚拟社会，但形似虚拟的网络社会实质却非常真
实，甚至比在场社会更加真实。因为不仅有越来
越多的网民真名实姓地发表着自己的话语评论，
而且即使是隐姓埋名的匿名者，也真情实意、爱憎
分明地表达着对社会生活的陈述与评价。而那些
在某种社会组织、机关团体或群体集会中的在场
交往，人们却可能因为某种具体制度的直接规定
或特殊环境的限制而呈现出很多伪装与假象，官
话、套话、虚情假意、口是心非等，是在场交往中司
空见惯的假象。所以，这个形似虚拟的缺场社会
却比貌似真实的在场社会真实得多！

进一步说，缺场交往不仅超越了活动场域或
村庄城镇等物理空间的边界，而且也超越了社会
空间的限制。“社会空间”是近年学术界使用频率
较高的一个名词，通常指在特定场域中的由人口、
群体、制度、资源、权力和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社会
环境。实际上，这种对社会空间概念的理解同社
会结构概念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其突出了社会环
境的实存性、边界性和间隔性。在场交往一定是
发生在特定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之中的，因此必
然受到个别场域中的各种物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

制约，特别是受到在个别场域中具有硬性规定作
用的制度、资源和权力的制约。而缺场交往却不
仅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
突破了社会空间的限制，网民们可以在广阔的网
络空间中展开信息沟通、事实陈述和价值评价。
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局部环境的空间限制，但具有
较强局部性或特殊性的风俗习惯、群体规则、资源
局限和部门权力等因素的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

淡化了。
麦肯纳（Ｋ．Ｙ．Ａ．ＭｃＫｅｎｎａ）和巴奇（Ｊ．Ａ．

Ｂａｒｇｈ）认为，正是因为对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限
制的突破，互联网为现实生活中的边缘群体提供
了交流沟通的场所。网络活动中的相对匿名性使
得人们可以将平时隐藏的价值信念展示出来。通
过在网络群体中的互动，以及对群体资格的认定，
人们原有的边缘化的社会认同得以强化，从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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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走向去边缘化。通过对边缘化网络群体卷入程
度、边缘化的性别认同群体和边缘化的政治认同
群体的研究，麦肯纳和巴奇发现，网络群体中的认
同也反过来影响到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认

同，形成了“去边缘化”的认同机制，这使参与网络
的群体弱化了人们之间的社会疏远和社会隔

离。① 他们指出：“互联网作为一种交流的渠道，
具备一种独特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力量，表现为相
对的匿名性，与此同时，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联系
与自己具有相似兴趣、价值和信念的人。”“互联网
交流的相对匿名性，身体和非语词互动的缺失，减
少了许多具体环境的限制，有助于人们相互间更
加容易地形成共享的信念和价值观。”②

空间界限的突破必然引起空间状态的变化。
在传统物理学和传统哲学观念中，物理空间可以
呈现相对静止状态，但在以传递信息为其基本内
容的网络社会中，空间却一定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因此，卡斯特说：“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
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
互动的流动，影响、声音和象征的流动。”③于是，
网络社会呈现的空间是流动着的空间，是从传统
社会的眼光看去令人眩晕的快速变化的过程。因
此，流动空间要求人们突破面对相对静止状态而
形成的各种认知观念和评价原则，以崭新的视野
去认识不断流动的空间。
流动的空间还不仅仅是一种空间状态的变

化，更重要的是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空间中的一种
支配力量。卡斯特指出：“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
的一个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
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判断，对于在社会生活网络化的新形势下如何
认识和行使权力具有重要的启示。在过去漫长的
政治史中，无论何种社会形态的权力掌握者，都是
以稳定的机构和稳定的手段去维持社会的稳定。
只要政府、军队、监狱、警察这些国家机器能够被
稳定地控制，社会秩序就能被稳定下来。然而，这
种情况在今天发生了权力掌握者难以理解的变

化。卡斯特称之为：“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
动。”⑤即流动本身就是强大的权力，传统社会相
对静止的权力机构在其面前已经遭遇尖锐挑战。
由国家机器行使的权力是实体权力，而网络

社会中的流动权力是可以隐匿实体的信息权力。

实体权力依托于在场设置，进而有效作用于在场
交往；信息权力依托于网络交流，由此而有效作用
于缺场的网络交往。于是，这里不仅面临着实体
权力和信息权力的关系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在场
交往和缺场交往的关系问题。暂且不论前一个关
系问题，首先就在场交往和缺场交往关系而言，这
是一个很多人已经敏锐觉察但未必清楚理解的重

大问题。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世界各国政府纷
纷加强网络安全管理，而这不仅是因为网络本身
存在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交流为基本内
容的缺场交往对在场交往已经构成了难以阻挡的

作用，实体权力如何有效制约缺场交往，已经变得
令人捉摸不定。
事实上，虽然缺场交往隐匿身体并超越了社

会空间，但其并非完全脱离在场事物而虚拟化，其
实质不过是在场交往中已经包含的某些内容的复

杂表现。由身体行动在一定实体环境中开展的在
场交往，不仅有其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外在客观性，
而且一定有其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内在主观性，因
为人们的交往行为一定是在主观心理过程的支配

下展开的，没有主观心理活动的在场交往是不可
能的。然而，虽然在场交往是心理活动的外现，但
在场交往并不能把自己的心理活动全部表现于

外，一定会受在场环境的影响而隐匿某些心理过
程，由此而决定了在场交往的两面性。缺场交往
超越了实体环境的限制，并因此而使心理活动能
够得到比较充分的表达，特别是在特定实体环境
中不能随意表达的价值信念和批评言论，也能够
比较自由地表达出来，由此显得同在场交往有很
大区别。其实，那些在缺场交往中充分表现的价
值信念和批评意见，在在场交往中就已经存在，只
不过受在场条件限制而被暂时隐匿起来了。
尽管缺场交往表达的某些思想观念是在场交

往中已经存在的，但这不意味着缺场交往是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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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简单表现。缺场交往因其环境的特殊性而
一定具有同在场交往不同的特点与功能，其中最
突出的是缺场交往对在场交往的导引作用。在传
统社会，以信息交流为基本内容的某些身体不在
场的交往行为，如信函邮递和电话沟通等，也能起
到引导个体甚至群体社会行动的作用，但是因为
通讯技术、交往规模和传递速度的限制，信息交流
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能量上，都难以达到由网络
微博形成的便捷而活跃的效应，进而很难在较广
的社会层面上产生缺场交往对在场交往的导引

作用。
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迅速改变

了在场交往和缺场交往之间的关系，借助互联网
展开的缺场交往，不仅使社会生活增添了新形式，
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在场交往和在场社会的秩序。
蔡文之比较深入地揭示了网络空间中在场与缺场

之间的矛盾，他把网络空间称之为“异位空间”，认
为“网上活动进一步推动网络空间作为一种独特
的反场所（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ｉｔｅ）而出现。计算技术在原
子和电子、此处与彼处、机构与个人之间带来了产
出性混乱，但是这些模糊性正是在用户的各种各
样的活动中，才找到了政治上的表达，从而构筑了
既是规训的又是无政府的、既是档案类的又是匿
名的，既是个人的又是非个人的、既是社交性的又
是不露面的网络空间。这种网络空间往往被体验
为一另类空间，一种向我们传统的物理性的社会
空间发出挑战的异位空间”。①

蔡文之所论的异位空间，是其中包含着矛盾
冲突的网络空间。这个网络空间不仅本身有着不
断的矛盾冲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社会空间的
尖锐挑战，因而引起了现实社会的秩序变迁。②面
对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引起社会生活的变化，福
山发现，在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正在
趋向分裂，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将会诞生。他指出：
“正当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
代过渡之时，却出现了这样一些负面的社会趋势；
这些趋势说明，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
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这些
变化使２０世纪中叶工业社会中盛行的社会价值
观念形成了大分裂。”③不过，福山对这种“创造性
破坏”并不悲观，他相信人类理性可以重新构造新
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再次

得到重建，而且很多情况表明这种事情今天正在
发生。我们可以期待发生这种事情，原因也很简
单：从本性上说，人是社会的产物”④。所以，人类
一定会使自己生存其中的社会保持一种相对稳定

的秩序。

二、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

自２０１１年以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北非
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特别是英国伦敦、
德国汉堡也爆发社会骚乱乃至美国也爆发占领华

尔街、占领华盛顿的社会运动。这些相继爆发的
震撼世界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其中都表现了网络
信息交流对在场行动的引导甚至煽动作用，人们
称之为网络事件的蝴蝶效应或网络助燃。这场遍
及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社会运动，不仅充分表现了
网络行为对在场行动的导引作用，而且还令人看
到或直接感受到一种新的经验正在社会生活中上

升为主导经验的地位变化。这种经验不是传统社
会中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局部经验，
而是在网络交流中形成的动态不定的传递经验。
吉登斯曾依据电视等电子媒体的迅速发展论

述了“传递经验”（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⑤ 在吉
登斯看来，在高度现代化时代，十分发达的信息技
术和通讯媒体，使信息流动空前加速，特别是各种
影视技术，在人们面前展示了越来越丰富的影像
画面，一个似乎可以独立于在场事物的象征系统
或符号世界使人们产生了丰富的新体验。这不仅
呈现了在场事物同象征符号的分离化趋势，而且
更为重要的是使传递经验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一

种基本经验。传递经验是通过信息沟通而形成的
超越身体经历和在场事物的缺场经验，是人们通
过信息沟通而相互影响和持续传导的动态经验。
应当承认，在互联网和手机通信中形成的传

递经验，比起吉登斯论述的依据电视等影像媒体
所形成的传递经验，无论在传递内容和传递形式
上，还是在传递速度、传递广度和传递深度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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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生了难以估量的扩展和提升。如果人们赞
成吉登斯把依靠电视媒体技术形成的传递经验看

作社会生活基本经验的观点，那么可以把当前正
在迅速扩展的传递经验称为具有主导性的基本经

验，因为通过互联网和手机通信形成的传递经验
要比吉登斯所论述的传递经验已经扩大并强大了

数倍。巴奇和麦肯纳认为，互联网是继电报、电
话、录音机、电视以后的最重要的技术突破，它具
有一定程度的匿名性，但同时可以使人们寻找具
有相同兴趣和相同品质的同伴，进而跨越距离的
阻隔。巴奇和麦肯纳考察了互联网对个体生活的
心理存在，个人人际关系，群体成员关系、社会认
同，工作场所和社群卷入的影响。“在被社会边缘
化和污名化（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ｚｅｄ）的人群中，互联网上的
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认同。与面对面的交往
相比，互联网的交往相对匿名和安全，人们可以投
入更多，对网络社群产生新的认同。”①

把网络中的传递经验称之为主导经验，是对
同时存在的各种经验的结构关系做出的判断。以
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社会学对经验的结构关系重视

不够，缺乏对经验结构的具体分析。事实上，任何
时代的经验都是多元的，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
样，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
三大实践经验。如果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划分出
审美经验、道德经验等。在传统社会，基本的经验
是作用于客观存在的生产经验和科学经验，而这
些经验的共同特点是在特定环境中经过人们的身

体活动而形成的局部的在场经验。到了网络化时
代，凭借现代网络技术快速扩展的传递经验，虽然
不能完全脱离各种在场经验，但却获得了越来越
大的相对独立性。尤为重要的是，传递经验在网
络社会的崛起中成为社会经验结构中的重要构

成，并且已经上升为可以引导甚至支配在场经验
的主导经验。
犹如福柯等人论述的语词秩序独立化一样，

传递经验在广阔的网络空间中获得了一种相对独

立的扩散能力与传播途径。虽然从归根结底的意
义上说，传递经验的根据存在于在场经验之中，但
在网络传播的某段过程或某个环节，网民们依靠
不断更新提升的网络技术，大量接受川流不息的
动态信息，特别是一些具有强烈刺激性的信息，可
以激发一种含有集体兴奋的网络意识或网络情

结，网民们可以在持续的信息传递和网络情结体
验中积累并扩散传递经验。胡泳在分析这种网络
行为形成的传递经验时指出：网络空间中的“地点
逐渐变得捉摸不定之后，与地点相关的社区似乎
失落了。所以，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现代社会是一
个庞大的非个人体系，它日益吞噬着大多数人的
生活。而在实际上，人们所获得的是一种复合的
或者矛盾的经验”②，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
“已经发生的并不简单地是地域性影响的日渐式
微，并变成更具非个人化的抽象体系，相反，恰恰
是组织空间经验的形式在变化着，它以特有的方
式把空间上的远与近连接起来，这是以前任何时
代都没有发生过的。”③

这种传递经验的积累与扩散，在非洲、欧洲到
北美的社会运动的扩散过程中已经清楚地展现出

来。当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爆发大
规模反政府社会运动之时，英国、法国、意大利和
美国等欧美国家领导人曾为之兴奋，欢呼民主运
动在非洲已经掀起高潮。然而，这些西方领袖没
有想到，非洲的动荡局面还没有停止下来，“底层
社会的狂欢”在英国伦敦和德国汉堡大规模爆发，
并且，欧洲“底层社会的狂欢”又“传染”到美国，占
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的社会运动浪潮席卷美国
一千多个城市。陈季冰在一篇比较全面评述美国
占领运动的文章中写道：“在许多人眼里，‘占领华
尔街’运动就是年初点燃的‘阿拉伯之春’在美国
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翻版，而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
的祖科蒂公园，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开罗‘解放广
场’。”④这里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是什么把远
隔万里重洋且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社会运动联系

起来了？答案则是：在于网络超越时空限制的“传
染”作用。虽然这些社会运动都是在场行为，但都
接受了网络信息的强烈刺激，美国的占领运动首
先就是由一家名为《广告克星》的网络杂志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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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组织“无名氏”则大力推进了占领运动的
进程。从开罗游行到美国占领运动，“脸谱”（Ｆａ－
ｃｅｂｏｏｋ）和“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这样的网络交流形式
都已成为这些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导引或推手。
从非洲、欧洲和美国社会运动的扩展过程可

以看出，传递经验不仅可以在网络中传递扩展，而
且网络中的传递经验还可以快速地影响在场经

验，以无孔不入的信息流动把间隔于不同环境中
的在场经验联系起来，使在场经验也具有了传递
性。大量消息证明，从开罗到伦敦直至华盛顿的
社会运动，虽然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物质
条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
但是在网络交流的传递作用下，不同地域、不同民
族、不同制度环境中的底层社会成员，形成了共同
的价值追求、政治目标和冲击对象，民主、自由、平
等、公正是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的共同呼声，
这是网络交流促成在场经验快速传递的典型事

实。正如拉尔（Ｊ．Ｖ．Ｌａｅｒ）和阿尔斯特（Ｐ．Ｖ．
Ａｅｌｓｔ）所指出的：“在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已经逐步
进入全球化水平，互联网已经开始把社会运动的
展开与运行推向全球化层面。”①

网络交流促成在场经验大规模形成传递性的

事实，是传递经验在当代人类社会上升为主导经
验的有力证明。经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和记
忆，不同环境中的不同实践一定会形成不同的经
验累积，并为具有明显条件差异中的人类生活提
供了相互区别甚至分隔的基础。虽然在工业社会
乃至前工业社会人类经验也有传递性，但限于地
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间隔，特别是限于社会制度
的制约，不同环境中的人类经验在传递速度和传
递幅度上都要受到层层阻隔。只有进入网络化时
代，网络交流首先在人们的精神生活或心理结构
中产生了无限丰富的共同体验和相似记忆，作为
思想观念中的传递经验不可阻挡地要支配人们的

实践行为，导致在场经验的传递。
传递经验上升为主导经验，其意义首先在于

政治领域。传递经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突破经验
的间隔，而人类社会中最严重的间隔是政治制度
的间隔。政治制度的间隔作用具有强制性，是人
们在实践行为中难以超越的限制，因此不同政治
制度下的在场经验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而当信息
沟通在网络传递中超越了政治制度的限制，并直

接作用于人们的在场经验也发生传递性时，就意
味着传递经验引发了吉登斯所论述的制度抽离化

效应，证明了卡斯特所论述的“流动的权力优先于
权力的流动”②的观点。

肯定网络交流促进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无
疑强调了网络化发展对各种局部经验的联动或整

合作用，但这种现象在一些人那里不仅没有引起
重视，相反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网络化条件
下的行为主体及其行为过程发生了离散化或碎片

化。段永朝深入地阐述了互联网引起主体及其行
为离散化或碎片化的观点：“电脑和互联网之后，
世界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人有可能在不知不
觉中葬送掉自己通过５００年努力获得的主体资
格，走向主体爆裂之路，这就是主体的碎片化之
路。”③段永朝通过对计算机或网络技术过程的分
析（比特化、符号化、格式化和编程），明确地论述
了主体及其行为在网络化条件下的离散化和碎片

化，他称之为“绞碎主体的‘四个齿轮’”④。

在段永朝笔下，主体在互联网中碎片化最突
出的表现是，原来在工业化、科学化和理性化的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普遍的、统一的主体，在网络化
时代已经分裂为具有异质性、个别性或多样性的
他者。“过去那种漠视‘他者’的所谓‘主体’先天
有某种优越地位，这种优越地位通过自身的膨胀
得以维持。但是，在互联网上富足的‘主体’之间，

他者的存在不容漠视，‘主体’几乎成为笑话。假
如有谁绷着、端着，在网络上一定无法生存。因
此，在互联网世界里，主体只能在‘他者’的重重包
围下，进一步稀释、碎裂。”⑤

如果段永朝的论断符合实际，那么一个必然
提出的问题是，网络化条件下传递性经验将难以
发生。因为在段永朝看来，把一切可以表述的事
物都表达为０、１序列的二进制代码，这种比特化
或数字化编码过程，以其形式上的抽象化统一，却
创造了一个充满个性和差异性的多样化的网络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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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笛卡尔所论述的能把人类统一起来的理性思
维和理性原则，在这个世界中已经无能为力，因此
那种能把人们的经历和体验统一为共同经验的理

性化玄想也必然烟飞灰灭。因此，段永朝的结论
是：“在电脑和网络高度普及之后，我们必须重新
面对两个基本问题：一个问题事关‘主体存在的状
态’，另一个问题事关‘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在电
脑和网络导致‘主体破碎’、‘关系重构’之后，笛卡
尔主义所假设的‘独立的个体’必将走向‘多个版
本存在的个体’，即‘碎片化’。”①而碎片化网络社
会也就难以形成具有整体联动的传递经验。

三、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

传递经验是接受、理解和评价信息的经验，其
生成与扩展的根据在于社会认同。其中道理并不
复杂，因为传递经验的本质是网络信息的社会传
递，而每个社会成员都是从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利
益关系形成对网络信息的接受与传递，当他们的
价值信念和利益追求同其所面对信息形成对立排

斥关系时，即不能形成认同时，对这个信息的否
认、拒斥甚至阻隔也就随之而生，于是传递经验也
就难以生成。因此，传递经验的生成与扩展一定
要以社会认同为前提，没有社会认同的传递经验
是不可能发生和传递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网络社会的学者都

十分重视社会认同问题。不过，在网络社会学研
究中，社会认同已经被赋予同传统社会学或传统
心理学界定的社会认同不同的基本含义。卡斯特
对此观点十分明确，他指出：在网络社会崛起的新
形势下，认同已经有了同传统社会学所界定的认
同截然不同的含义。“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
来源。”“认同必须区别于传统上社会学家所说的
角色和角色设定。”②传统社会学所说的角色认同
是指个体的社会归属感，是社会成员对自身属于
何种身份、何种阶层的接受，是被动的归属性心理
过程。在卡斯特看来，网络社会的崛起唤醒了社
会成员的自主、自立、自主选择的自我意识，人们
已经不再仅仅被动地注意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属于

哪一个层面、处于何种位置，而是对社会的存在状
况、资源配置和发展态势提出自己的评价与要求，
这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性认同。
主动的具有建构意义的社会认同，是在社会

生活网络化过程中个体获得了比较明确的自主性

和自觉性基础上形成的，并且，自主自觉的个体在
网络交流和意义沟通中，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相
似个体的共同处境和共同利益，并进而对周围的
事物形成共识、结成群体，于是，网络社会中的认
同一定会从个体认同联结为群体认同或集体认

同，即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卡斯
特说：“我在这里的关注点首先是集体的认同，而
不是个人的认同。”③并且，卡斯特所指的集体认
同不是政党、政府和领袖集团的认同，而是基层群
众的社会共识。虽然卡斯特以墨西哥萨帕塔游击
队、美国民兵与爱国者运动、日本奥姆真理教和拉
登基地组织等反政府的社会运动为个案来论述他

的观点，表现了反政府主义倾向，甚至有宽容恐怖
主义的倾向，这难以令人接受，但他也论述了反全
球化的各种社会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女权主义运
动，就其主要理论追求来看，他在张扬来自基层社
会或广大群众的社会认同的力量。

来自基层群众的社会认同，虽然有爱憎分明
的价值评价和明确具体的利益要求，但未必是经
过周密逻辑思维而形成的理性认同，相反更多的
是处于社会心理层面的感性认同。所谓感性认同
是在人们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等感性认识过程中
形成的认同，是其认同尚未达到概念化、理论化层
面，而主要表现为具体的形象的感性认识。这里
没有说来自基层社会的认同全部都是感性认同，

而是就其主流或大部分构成而言。事实上，单纯
的感性认识和单纯的理性认识都是不存在的，人
们的认识过程一定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强调基
层群众社会认同的感性特点，是将其同专家系统、

政府机构或某些社会管理系统经过充分论证而成

的理性认同比较而言。

从基层群众社会认同的主要内容与主要形式

强调它的感性特点，具有充分的实践根据和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蜂拥而起的开罗群众游行示
威，到硝烟弥漫的伦敦、汉堡骚乱，再到旌旗招展
的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运动，人们可以在影视
媒体中看到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激动热烈的面

·０２·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２·１０

①

②

段永朝：《互联网：碎片化生存》，第ⅩⅥ页。

③　［美］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５、６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０６。



部表情，五彩缤纷的“占领”场面，笑容与愤怒同
现，冲击与欢庆共生。既没有清楚的政治纲领，也
没有明确的理论表述，但有身体、表情、仪式、阵容
和行动，这些生动的感性形象一目了然地表达了
参与者的社会认同。这些如火如荼的场面，再次
呈现了迪尔凯姆所论的基于集体表象而生成的集

体兴奋。
迪尔凯姆所论集体表象是一种在集体活动中

形成的具有生动性的感性认识。他说：“在所有能
够产生这种强烈效果的事物中，首先应当属我们
的反向状态所造成的表现。实际上，这种表现并
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现实图像，也不是事物映射给
我们的死气沉沉的幻影。相反，它是搅起机体和
生理现象之波澜的力量。”①引文中的“表现”（ｒｅｐ－
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应当译为“表象”。“表象”是心理学
和认识论用来指谓感性认识的一种形式，即在感
觉和知觉基础上对认识对象的形象性、回忆性再
现，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度反观性、概括性和能动性
的感性认识。表象能对人们产生较大作用，根本
原因在于它以形象意识直接同具体事物联系起

来，进而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明确的支配作用。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集体表象是在集体的活

动中形成的感性认同，作为集体成员在交往互动
中形成的集体意识，它包含了集体成员共有的价
值评价、利益追求和行动取向，集体表象“形成社
会生活网络的表现产生于由此结合起来的个体之

间的关系，或者是存在于个体和总体社会之间的
中间群体的关系”。② 并且，正是因为集体表象源
于个体或集体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源于个体意识，
所以集体表象对个体意识和个体行为具有外在的

强制作用，并且因为是感性表象，可以得到集体成
员具体而形象的理解，因而具有对集体行动的直
接导引、激励作用，进而激发集体兴奋，实现集体
成员的感性整合。
正如迪尔凯姆所论，由集体表象而构成的感

性认同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它不仅可以使人们
在面对面交往的在场群体中实现团结，而且还可
以作为宗教的现代形式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掀起

狂热的集体兴奋。而在网络交往中，这种集体兴
奋不仅可以引发网络信息以排山倒海之势不可阻

挡地快速宣泄，而且可以直接引起数以万计社会
成员投入实际的集体行动之中，实现网络的缺场

行为与特定区域中的在场行为的联动传递，爆发
出在网络社会来临之前难以呈现的蝴蝶效应。在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３日发生的“温州动车事件”中，网
民们通过微博发表关于动车事件的消息和评论，

引起越来越多网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的热切关注，

数以百万计的微博，纷纷表达对温州动车事件的
看法与批评，对调查动车追尾事故的真相起到了
积极推动作用。２０１１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
“药家鑫事件”、“李昌奎事件”等，都引发了网民的
热烈围观，产生了影响广泛的蝴蝶效应。

段永朝在论述主体在网络社会中碎片化时也

提出了感性认同问题。在他看来，碎片化的主体
不再相信统一的或普遍的理性原则，人们在网络
中注重的是个别的感性存在，人们之间的沟通也
就越出崇尚普遍性的理性逻辑，转而开展感性的
“会意”沟通。“人们已经不是通过语言的论辩力、

感染力来彼此接近，人们通过‘会意’而不是‘同
意’来彼此接近。”③这里的“会意”与费孝通所论
“意会”概念相似，意指“人和人交往过程中的‘不
言而喻’、‘意在言外’的这种境界，……感觉上甚
至比说出来还清楚”④。实际上，“会意”和“意会”

都是指没有进入逻辑思维或理性认识的感性意

识，也包括直觉。“‘会意’的文字完全不理会语
法、词法、句法，完全漠视既定的表意逻辑，恣意肢
解词语，拼贴画面。这种超越线性语法逻辑的语
言，在互联网上比比皆是。似乎有一种新动向：这
种新式语言，行走在‘说’与‘非说’的边缘。”⑤

感性意识在网络化条件下的地位提升，这一
点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但人们并非都像
段永朝那样予以明确肯定，相反有些学者却得出
了否定性结论。在一部题为《浅薄，互联网如何毒
化了我们的大脑》著作中，尼古拉斯·卡尔（Ｎ．Ｇ．
Ｃａｒｒ）深入分析了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已经改变了
人们的阅读方式、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将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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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类社会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卡尔惊呼：“过去
几年来，我有一种不祥之感，似乎某些人或某些东
西正在溶化改造我的大脑，重布我的神经电路，重
写我的记忆程序。”①而这种变化就是在数字化和
网络化背景下的认知或思维的表层化。“无论上
网还是不上网，我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都是互联
网传播信息的方式，即通过快速移动的粒子流来
传播信息。以前，我带着潜水呼吸器，在文字的海
洋中缓缓前进。现在，我就像一个摩托快艇手，贴
着水面呼啸而过。”②

如果互联网导致人们思想意识活动表层化、
浅薄化已经成为广泛事实，那么人们就难以达成
对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深层的本质认识，基于
对人类社会共同目标、整体利益和发展趋势的理
解也就难以达成共识，卡斯特所论述的网络化时
代的以建构意义和价值评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认

同也就难以形成。卡尔认为，互联网以其神奇的
魅力吸引着人们关注表层、走向浅薄，并且互联网
也因此而使人们分散注意力，难以形成共同认识。
因为事物的表层是以大量的不确定的偶然现象存

在的，流于表层就会不断地被拉向千变万化的不
确定性之中，而仅仅面对千变万化的不确定性，只
能导致人们迷茫困惑，共同的价值认同也就荡然
无存。“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
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全神贯注于传媒本身，专心
致志地盯着忽明忽暗的屏幕，可是通过屏幕快速
传来的各种信息和刺激让我们眼花缭乱，心神
不宁。”③

然而，事实并非像卡尔所推断的那样悲观，在
美国占领运动和其他一些影响了社会生活秩序的

社会运动中，数以万计的基层社会成员正是在互
联网的影响下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导引人们
坚持了规模浩大的群体行动。而这并不否定卡尔
所论述的互联网引起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在美
国占领运动中没有系统的思想理论作指导，也没
有条理清晰的政治纲领和行动战略，更没有政治
精英充当政治领袖，这正说明卡尔所论理性思维
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被人淡忘，注重表层现象、面对
具体事物的感性意识成为网络化背景下的主导思

维，占领者们正是在感性层面上结成了广泛的价
值共识或社会认同。
感性认同之所以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

其根据在于群众认识与群体实践共有的感性本

质。虽然群众中蕴涵着无尽的智慧，但群众的认
识活动通常是在感性层面展开的。无论是马克思
主义者论述的作为人民群众基本认识活动的社会

心理，还是迪尔凯姆论述的集体表象、布迪厄论述
的“具有前逻辑的实践感”、吉登斯论述的“只做不
说”的实践意识，其实质都是由感觉、知觉和表象
等感性形式构成的感性认识活动。群众的感性认
识活动直接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人们的社
会实践则是“感性的人的活动”④，这不仅在于人
们以自己的身体行动投入实践行为，作用于特定
的实践对象，使实践具有了物质现实性和具体可
感性，而且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活动，只有转化
为可以同具体环境和作用对象发生直接对应关系

的感性认识时，才可以真实地支配人们的实践
行动。

如果感性是实践的本质，而实践一定是由感
性意识活动直接支配的，那么以感性认识为主要
内容的社会认同，不仅是一种可以表达广泛社会
心理的精神力量，而且它还可以直接统一于广大
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之中，进而转化为强大的物
质力量。并且，可以改变社会事实的存在状态和
社会秩序的运行模式的社会力量就是社会权力。

这就意味着，借助网络沟通形成的社会认同具有
实践的品质，它焕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是网络化时
代具有实践基础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来自
于基层，流动于网络，是传递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
实践之中的新型社会权力。

凭借网络传递的广泛性与迅捷性，网络化的
社会权力不仅流动于群众的实践活动之中，而且
可以传递到社会结构各种层面，并进而改变了社
会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网络化
时代的新型权力结构。马克思、韦伯和帕森斯等
很多社会学家都论述过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在
经典社会学家看来，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是一种
自上向下发生控制作用的结构，处于权力结构顶
端的，是以维护统治者利益的价值体系或思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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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现对社会成员观念控制的意识形态权力机

构，其次是掌握着政府、军队、监狱、法庭和警察等
国家机器的政治权力机构，再往下是掌握着市场、
银行和各种经济资源配置的经济权力机构，而处
于最底层作为这些文化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
力沉重控制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是无权无势
的基层社会。
不过，传统的基层社会并非没有任何权力，起

码还存在街头巷尾议论思想文化、政治局势和市
场行为的言谈权力。但是，在网络技术没有充分
发展起来之前，经由基层群众表达出来的言谈权
力，尽管对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也有某种程度的作
用，但一定是十分微弱的。只是在网络等新媒体
技术的作用下，基层群众的言谈权力开始在网络
中迅速汇集起来，不仅在不断流动的信息传递中
整合成强大的横向的认同权力，而且还形成了从
底层向中层乃至上层发生直接作用的纵向认同权

力，处于社会上层的各种掌权者，也不得不对这些
在传统社会可以忽略不计的社会权力刮目相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尼特（Ｗ．Ｌ．Ｂｅｎｎｅｔｔ）指出：
在全球抗争政治中，互联网成为一种新的媒体力
量，这种力量植根于当前的全球社会背景，形成时

间和空间的重新整合，依靠遍布全球的沟通网络
而相互交织，进而获得了“成为公共领域的潜在可
能性，在互联网中，抗争活动的精神和计划在全球
范围内更加迅捷地交流”。①

综上所述，交往是社会的展开形式，经验是社
会的展开过程，而权力则是社会的支配力量。在
社会结构中，这三个方面无疑具有根本地位。当
这些具有根本地位的因素发生变化之后，必将引
起社会生活其他因素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一个
崭新的社会形态必然应运而生。因此，不能低估
网络社会崛起之后的社会结构变迁，应当根据马
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进一步认识这场变迁的深

远意义。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新形势下社会认同的分化与整合研究”
（１０ＪＪＤ８４０００４）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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